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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事
們
經
常
抱
怨
當
系
主
任
沒
有
任
何
培
訓
就
要
上

崗
，
而
且
前
任
交
接
時
，
眉
梢
眼
角
往
往
掩
飾
不
住
﹁終

於
解
脫
了
﹂
的
竊
喜
。
無
他
，
在
我
校
，
系
主
任
是
只
有

義
務
、
沒
有
權
力
，
只
有
奉
獻
、
沒
有
利
益
的
職
位
。
系

裡
民
主
選
舉
﹁上
位
﹂
後
，
一
任
兩
年
。
其
間
除
了
自
己

的
教
學
科
研
，
又
憑
空
增
加
了
無
窮
瑣
事
，
而
且
也
並
無

職
務
津
貼
或
者
獎
金
之
類
的
補
償
。
每
學
期
排
課
表
，
每

年
交
財
政
預
算
，
招
聘
新
人
，
建
議
新
課
，
修
改
學
科
專

業
的
課
程
設
計
，
評
估
新
老
同
事
，
舉
辦
各
種
活
動
，
和

系
學
生
會
打
交
道
等
常
規
事
務
就
不
說
了
。
我
無
法
預
期

的
是
系
主
任
作
為
本
系
的
公
眾
形
象
，
必
須
承
擔
的
飛
來

雜
事
。
比
方
說
，
學
校
他
系
同
事
對
本
系
課
程
的
諮
詢
，

別
系
或
者
學
生
團
體
舉
辦
活
動
來
拉
贊
助
，
小
鎮
居
民
需

要
中
文
翻
譯
或
者
希
望
能
上
中
文
課
，
甚
至
還
有
中
國
駐

美
領
事
館
的
來
信
詢
問
相
關
事
宜
。
對
我
來
說
，
最
難
做

還
是
人
事
糾
紛
的
調
停
。
我
對
﹁知

識
分
子
﹂
大
約
總
抱
有
幻
想
，
以
為

大
家
至
少
表
面
上
能
夠
斯
文
有
禮
，

客
客
氣
氣
的
。
事
實
卻
並
非
如
此
。

我
系
沒
有
分
房
、
加
工
資
、
孩
子
上

學
名
額
之
類
實
際
利
益
的
爭
執
，
可

是
因
為
個
性
不
合
引
起
的
矛
盾
也
並

不
少
見
。
這
真
是
應
了
古
龍
的
名
言
：
﹁凡
有
人
的
地
方

就
有
江
湖
。
﹂
父
親
曾
是
資
深
的
行
政
工
作
者
，
常
勸
我

不
要
太
介
意
。
我
倒
也
想
﹁垂
拱
而
治
﹂
，
可
是
同
事
們

接
二
連
三
地
上
門
訴
苦
時
，
我
不
但
要
協
調
他
們
之
間
的

關
係
，
還
要
和
上
級
商
量
通
氣
。
所
以
當
年
曾
祖
父
曾
有

至
理
名
言
：
﹁作
官
莫
做
小
，
做
小
多
懊
惱
。
﹂
說
的
大

概
就
是
這
個
意
思
吧
。
或
者
，
就
像
我
校
某
位
前
教
授
說

的
，
﹁在
學
院
中
，
傾
軋
的
激
烈
程
度
和
利
益
得
失
的
多

少
成
反
比
﹂
。
真
的
，
在
美
國
大
學
當
個
系
主
任
，
不
但

要
做
行
政
方
面
的
雜
事
，
要
當
同
事
們
的
﹁心
理
諮
詢
師

﹂
和
﹁矛
盾
協
調
員
﹂
，
還
要
擔
負
起
公
關
的
任
務
。
或

者
，
說
得
更
不
客
氣
一
些
，
我
們
就
是
人
們
各
種
不
良
情

緒
的
﹁垃
圾
箱
﹂
，
還
必
須
任
勞
任
怨
。
小
官
難
為
，
斯

言
誠
然
。

什麼是香港精神？
這個問題常掛在很多人
嘴邊。在青海玉樹大地
震中，香港義工黃福榮
為救孩子犧牲的故事一
傳開，人們突然醒覺，
這就是香港的驕傲，這

就是毋庸爭議的香港精神。其實黃福榮並非單
個行動的異數，香港不乏類似的熱心人，數十
年來，以自己的金錢、體力、經驗，為內地的
發展，也為香港與內地的交融努力奉獻，體現
出香港，乃至人類的崇高價值觀。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不計其數的香港人為
中國內地的發展與進步默默奉獻。除了財富，
更多的是以一個普通人身份，奉獻自己的專業
知識，自己的滿腔熱誠，自己誠懇的赤子之心
，以實際行動詮釋香港精神和價值觀念。《北
行紀事》就是從這個獨特的角度出發，讓六十
位香港人親述與內地交往溝通的感人故事。

《北行紀事》的作者有官有民，大多是香
港人耳熟能詳的名人。一本三百餘頁的書裡，
竟然能匯集這麼多如雷貫耳的人名：有政府高
官、有大學教授，有著名的設計家和導演、藝
人，有富庶的商人和執著的工運領袖，還有醫
生、律師、銀行家、旅行家等等……年齡最大
的和最小的相距竟恰巧也是六十歲，看似完全
沒有共同點的一個個香港人，卻都有一段段北
上的精彩經歷。

打開電視，立刻知道北京、上海今天的天
氣如何。回首往事，原來中英談判前，香港與
內地國家級單位簽的第一個協議，就是一九七
五年香港和北京直接連通的氣象通訊線路。而
雙方初次交流的時候，香港天文台員工的普通
話竟把 「溫度」讀成 「暈倒」呢！作者林超英
曾任香港天文台台長，不但把公事帶到內地，
還把業餘愛好 「觀鳥」也帶到內地，教如何舉
辦觀鳥活動，私人捐錢出版《中國觀鳥年報》
，記錄每年在中國境內見過的鳥類，現在已經

記錄了千餘鳥類，成為中國雀鳥發布的權威雜誌。
我們天天喝着東江水，就像知道米是從米舖買來的一樣，熟悉又

無知。原來引導東江水南來香港的工程非常艱巨。水往低處流，而東
江水卻反過來，從低地勢一段段，分成八級才引到高地勢的深圳水庫
，一汪清水才順利通過水管輸送到香港。作者是水務署署長高贊覺。
他參加了二十九年內東江水的四次擴建工程，被人稱為 「東江水先生
」。而最初購買東江水的量是固定不變的協議，九十年代雨水多的年
頭，香港浪費了很多寶貴的食水。高贊覺與廣東省不斷協商，最終達
成彈性供水計劃。

《北行紀事》的作者，親筆抒寫他們極少對外人吐露的陳年往事
和隱秘心事，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折射出與內地交往日益進步的
事實，令人感嘆。民航，醫療、辦學、酒店、飲食、希望小學；基本
法、外交、金融、工會；扶貧、建橋；電影、攝影、美術設計等等五
花八門的行業，都留下香港人的串串足跡，他們親述的故事，有趣、
生動，亦有唏噓，既伴隨中國改革開放一步步前行的足跡，也見證了
香港人濃得化不開的親情、鄉情和愛心、決心。

《北行紀事》是一本解讀背景的故事，它的感人之處在於：許多
個你耳熟能詳，天天接觸，卻從未想起，或未曾深究的 「第一次」，
才使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一步步走近，從相識到相交，最後成為一家人
。編輯出版此書的香港經濟導報社在短短半年裡策劃，採訪，完成這
本書，工作難度和耗費的心血可想而知。《北行紀事》為香港人留下
引以為傲的真實記錄和閃亮足跡。看完此書，由衷地說一句，血畢竟
濃於水。今日內地驚人的發展，也有香港人付出的辛勞和心血。

楊開智是楊開慧的
哥哥，所以也是毛澤東
的大舅哥。一八九八年
八月二十五日，楊開智
出生於湖南長沙縣板倉
鄉。父親楊昌濟是中國
近代史上享有盛譽的教

育家，胞妹楊開慧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
楊開智自幼受家學淵源的熏陶，刻苦學習，
成績優秀。一九一四年考入長沙長郡中學，
兩年後轉入雅禮大學預科。在此期間，父親
楊昌濟執教於湖南第一、四師範學校。進步
青年學生毛澤東、蔡和森等，常到楊家求教
和切磋學問。因志趣相投，與他們兄妹結下
深厚友誼。

一九一八年，楊昌濟應聘到北京大學任
教，舉家遷居北京，楊開智也進入北京匯仁
學校就讀。每逢假日，毛澤東、鄧中夏等都
會來到楊家，研討中國革命問題。楊開智亦
參與座談，開始接受共產主義學說影響。

一九二○年父親病逝，楊開智扶樞回湘
。一九二一年考取北京農業大學，與同學樂
天字、李榮光等人，成立了社會主義小組，
並任組長。一九二五年農大畢業後，任北京
女子師範大學庶務，參加了當時的北京學生
運動。以後一直在湖南從事農業、林業和茶
葉生產技術工作。但他積極支持毛澤東、楊
開慧的革命鬥爭，為他們從事革命活動做了
許多有益的工作。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
，毛澤東四次到長沙縣板倉進行革命活動，
都得到楊開智及家人的掩護和幫助。

一九三○年楊開慧犧牲後，楊開智忍着
悲痛，安葬了烈士的屍體，承擔起撫養烈士

遺下的三個孩子的責任。一九三一年春，按照中共地下交通
送來的毛澤民的指示，他要夫人李崇德將毛氏三兄弟平安地
護送到上海，交給了中共有關組織。與此同時，他還堅決支
持女兒楊展參加革命活動。一九四一年，楊展在晉察冀邊區
英勇犧牲。

新中國成立後，楊開智寫信給毛澤東，要求來京工作。
但毛澤東卻給他回信： 「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
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
派你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
政府為難。」

楊開智聽從了毛澤東的安排，沒有再來北京。先後在湖
南省農業廳擔任技師、研究室主任、省茶葉公司副經理、省
茶葉經營管理處副處長等職。後來，楊開智還被選為湖南省
第三、四屆政協委員，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五屆省政協副主
席。

毛澤東也並非不講親情。一九五○年四月，他親派長子
毛岸英赴湖南長沙，帶着人參、鹿茸等禮物，去探望楊開智
的母親，即毛岸英的外祖母。並到長沙板倉，祭掃楊開慧墓
。毛岸英行前，毛澤東還專門給楊開智去了一封信，請他們
夫婦對毛岸英到長沙後的探望、祭掃活動給予指點。

一九五八年，組織上考慮到楊開智年老體弱，決定讓他
離職休養。但楊開智仍以多病之軀，積極從事各種社會活動
。團結社會各界人士，共同為社會主義盡力。同時撰寫各種
文章，向青少年一代宣傳革命先烈和毛澤東從事革命鬥爭的
業績，教育他們繼承革命傳統。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楊開智逝世，終年八十四歲。

香
港
女
詩
人
李
素
（
一
九
一
○
至
一
九
八
六
）
原

名
李
素
英
，
廣
東
梅
縣
人
，
早
年
畢
業
於
燕
京
大
學
，

一
九
四
○
年
代
隨
夫
旅
居
捷
克
，
一
九
五
○
年
來
港
定

居
，
起
初
在
中
學
教
書
，
後
任
職
於
新
亞
書
院
圖
書
館

，
至
一
九
八
○
年
移
居
美
國
。
她
一
九
五
○
及
六
○
年

代
活
躍
於
香
港
文
壇
，
擅
寫
散
文
及
新
詩
，
作
品
經
常

發
表
於
《
人
生
》
、
《
海
瀾
》
、
《
學
友
》
、
《
中
國

學
生
週
報
》
及
《
大
學
生
活
》
等
刊
物
，
出
過
《
遠
了
，
伊
甸
》
、
《
生
之

頌
讚
》
和
《
街
頭
》
三
本
詩
集
。

《
遠
了
，
伊
甸
》
（
香
港
高
原
出
版
社
，
一
九
五
七
）
是
她
第
一
本
詩

集
，
收
《
憶
燕
京
》
、
《
我
懷
念
古
城
秋
》
、
《
生
命
之
詩
》
、
《
雨
後

》
…
…
等
十
八
首
新
詩
，
是
她
抗
戰
前
後
及
抵
港
初
期
的
作
品
，
以
寫
景
抒

情
為
主
，
她
在
《
自
序
》
中
說
：
這
部
詩
集
是
為
了
紀
念
父
親
而
出
版
的
。

原
來
她
的
父
親
李
季
子
，
別
號
泫
樓
主
人
，
是
晚
清
的
詩
人
，
曾
與
友
人
組

﹁冷
圃
詩
社
﹂
，
雖
似
朝
露
般
早
逝
，
仍
著
有
《
冷
圃
泫
樓
集
》
。
李
素
一

直
流
着
詩
人
的
血
，
難
怪
她
樂
此
不
疲
！

詩
集
的
第
一
首
《
遠
了
，
伊
甸
》
，
是
抗
戰
初
期
寫
的
，
詩
人
眼
看
大

戰
即
將
爆
發
，
原
本
生
活
在
樂
園
的
夏
娃
，
不
忍
看
﹁…
…
光
耀
照
透
血
紅

的
死
海
，
／
千
萬
疊
波
谷
裡
／
湧
出
群
鬼
的
呻
吟
。
﹂
便
要
逃
離
幸
福
的
家

園
，
走
到
人
類
歷
史
的
盡
頭
，
﹁從
文
化
的
餘
燼
裡
，
／
找
尋
原
始
的
夢

。
／
︱
︱
失
去
的
伊
甸
！
﹂

今年是北京榮寶齋一九五○
年公私合營後 「榮寶齋新記」六
十周年。六十年來，榮寶齋以弘
揚民族文化藝術為宗旨，逐步形
成了以書畫經營為核心的多元格
局，在書畫經營、文房用品、木

版水印、裝裱修復、出版、拍賣、收藏等領域具有
較強的影響力和競爭力，已成為中國書畫藝術界的
領軍企業。近日在北京榮寶齋大廈舉辦了 「永遠的
珍藏─榮寶齋收藏題贈書畫展」、 「榮寶齋珍藏
文房用品展」、 「榮寶齋拍賣二○一○秋拍精品展
」和 「榮寶齋出版成果展」，其中 「永遠的珍藏」
專題展出六十餘件榮寶齋的珍貴藏品。

歷史久遠

榮寶齋的前身 「松竹齋」，始創於清康熙十一
年（一六七二年），到乾隆時期，松竹齋已經是一
家有影響的南紙店了。一八九四年，取 「以文會友
，榮名為寶」雅意，更名為 「榮寶齋」。到民國時
期，榮寶齋因善於經營曾一度發展很快，先後在上
海、南京、天津、漢口、洛陽等地設立分店，逐漸
有了規模。隨着時局和社會動盪的驟變，加劇了通
貨膨脹，一九四八年前後榮寶齋經濟拮据，經營日
趨蕭條和萎縮。新中國成立之初，榮寶齋瀕臨破產
，在郭沫若、馬敘倫、胡愈之、王芸生、葉聖陶、
徐悲鴻等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呼籲下，國家出版總署
拿出資金挽救了榮寶齋，使之成為北京第一家公私
合營的企業。一九五○年十月， 「榮寶齋新記」開
張，郭沫若專門題寫了 「榮寶齋新記」匾額（見圖
）。從此，榮寶齋老店翻開了新的歷史一頁。

飛速發展

新中國成立後的六十年是榮寶齋真正的發展時

期，成為世人熱愛的文化企業和有影響力的民族品
牌，得到了宋慶齡、周恩來、朱德、彭真、陳毅、
何香凝、鄧拓等一些老革命家的關懷和郭沫若、巴
金、老舍、沈雁冰、曹禺等文化巨匠的厚愛以及齊
白石、徐悲鴻、黃賓虹、陳半丁、李可染、黃冑等
藝術大家的支持。與榮寶齋有七十餘年友誼的已故
學者、書法家啟功稱譽榮寶齋是 「書畫篆刻作品薈
萃之區，諸名家聚首談藝之所」 。

內地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榮寶齋的傳統經營面
對市場經濟和不斷繁重的對外文化交流，在競爭中
強化了品牌。近十年，隨着文化體制改革的不斷深
化，面對更加激烈的競爭局面，榮寶齋把握機遇，
開拓創新，企業實現了較快的發展，增強了綜合實
力，逐步形成了以書畫經營為核心的多元格局，在
書畫經營、文房用品、木版水印、裝裱修復、出版
、拍賣、收藏等領域具有較強的影響力和競爭力，
已成為書畫藝術品交易的重鎮，誠信經營的旗幟，
藝術家和藝術愛好者會聚交流的精神家園，傳承中
華文明的園地，中外文化交流和展示的窗口。

榮寶齋開創了傳統雕版印刷術的新紀元，做出
了世人矚目的貢獻。繼承傳統雕版印刷，發揮木版
水印事業愈加成為榮寶齋核心性的業務和使命，它
代代承傳，可謂 「活的文物」。木版水印是中國特
有的一種古老的手工印刷技術，用這種方法印製出
來的中國畫酷似原作，可以達到 「亂真」的地步，
這是當今任何印刷方法都無可與之相比的。木版水
印全部由手工操作，工藝過程極其繁縟、精細而艱
辛，大致需要經過選稿、勾描、刻板、印刷、裝裱
這五道工序，每道工序的專家或職工無不以全力反
映原作的筆墨形神為己任，完成一幅木版水印畫，
少則數月，多則數年。

榮寶齋精湛的裝裱、裝幀和古舊破損字畫修復
技術為世人稱道。多年來，榮寶齋的裝裱藝人們以

嫻熟的技藝裝裱和修復了大量的古今書畫藝術品和
名人墨跡，他們運用傳統技術和經驗與現代科學相
結合有很多新的建樹，使這門傳統技藝生發了新的
光彩。

榮寶齋是民間的博物館，收藏名人書畫和文房
四寶精品，有 「民間故宮」之譽。從上世紀五十年
代至今，收藏了眾多的元、明、清和近現代藝術珍
品，其中包括：元代的吳鎮、盛懋，明代 「明四家
」徐渭、陳道復、陳洪綬、董其昌，清代石濤、朱
耷、王鐸、 「四王」、 「揚州八家」，近現代虛谷
、趙之謙、任伯年、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傅
抱石等書畫精品，是北京收藏這類文物最為豐富的
單位之一。榮寶齋文房珍寶收藏頗豐：有明代程君
房的百子圖墨，清代金漆五彩毫宮筆、宮廷用紙、
水晶印泥盒等等，特別是藏有重四千二百七十五克
的田黃石，堪稱世界之最。

實力壯大
二○○九年一月，在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中

國出版集團公司將榮寶齋與中國美術出版總社重組
分立，榮寶齋成為集團公司直屬單位。榮寶齋把握
這次重大發展機遇，企業品牌得到更加有力的保護
和提升，歷史的積澱和企業新的發展願望整合成為
了強大的企業內在動力，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有
了很大的增長和提高，品牌內涵也得到了深度的開
發，實現了企業規模、硬件水平和盈利能力的三個
歷史性的跨越。

在榮寶齋大廈一層新開張的書畫經營二部，是
以經營明清書畫和近現代十位大家齊白石、吳昌碩
、張大千、徐悲鴻、黃賓虹、傅抱石、李可染、黃
冑、李苦禪、王雪濤的作品的高端會所，開展高端
經營，開張兩個多月，就取得了五千多萬元的銷售
收入。

今年八月二十八日，榮寶齋天津分店開業，這
是榮寶齋構建 「北京核心店、全國經銷網絡和文化
創意產業園區」一店一網一園區三位一體經營格局
的戰略舉措，是榮寶齋以資本關係為紐帶構建新的
緊密型經營網絡的第一步。榮寶齋投資的 「北京榮
寶齋典當公司」也於日前開張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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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在某些方面超過成年
人的少年兒童，被稱為 「神童
」。這裡只談對聯方面的神童
，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其中一個
。朱元璋出身窮家，卻富有聰
明才智（否則也成不了開國之

君）。他七歲那年，家鄉鳳陽大旱，跟着發生蝗災
，人們湧到寺廟求神保祐，這時有一群蝗蟲落在地
上，一位名叫周德興的秀才見了，隨口吟道：

蹬足蹦下地
也正在一旁看熱鬧的朱元璋立即對上：
撒翅飛上天
說的也是蝗蟲，對得很工整。朱元璋從小就喜

歡對聯，當上皇帝後也不變。可能因此而推動了對
聯的創作，所以明代的對聯神童很多。

最有名的是明初的解縉。六歲時的一天，他的

父親與友人弈棋。友人抬頭望天，吟了一個句子要
他的父親對：

天當棋盤星作子，誰人敢下
他的父親還在思索，站在旁邊的解縉就對了出

來：
地作琵琶路當弦，哪個能彈
無論從聲調、詞性來看，都對得十分工整。他

考中進士後在朝廷擔任翰林學士等職，曾獲得明太
祖和明成祖的重視，主持纂修《永樂大典》。遺憾
的是這位才子命運並不佳，四十六歲那年由於進諫
得罪了太子，入獄後被殺。

參與纂修《永樂大典》的王汝玉（本名王璲）
也是對聯神童。七歲那年的一個冬日，他家屋頂的
積雪被陽光溶解，雪水像雨點那樣不停滴下。其父
目睹此景，吟出了這個句子：

日曬雪消，檐滴無雲雨

王汝玉馬上對道：
風吹塵起，地生不火煙
對得很好。可惜這位神童長大以後也不怎麼得

意，最後還因受到解縉的連累，死在監牢。
董玘是弘治年間的翰林學士、吏部左侍郎，八

歲時已名滿家鄉（浙江會稽）。會稽縣令特意乘船
來對董玘進行考察，提出要對對聯。董玘恭敬地答
應了。於是，縣令指着停泊在河邊的一艘運石船說
出上聯：

船載石頭，石重船輕輕載重
這個句子的下半，結構相當複雜，應對的難度很

大。這時，剛好有一個工匠拿着木尺量地，激發出
董玘的才思，對了出來：

杖量地面，地長杖短短量長
對得很工整，下半句還含有言外之意：縣令考

我，是 「短量長」──水平低考查水平高，很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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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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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郭沫若手書 「榮寶齋」


